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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牡丹区高庄镇的土地上，不必刻意寻
觅，总能与一段红色往事不期而遇。圈头村的老
槐树虬枝苍劲，菜窖旧址藏着岁月秘密，烈士陵
园里松柏常青……一处处静默的遗迹，如同散落
在乡野间的历史书签，夹着鲁西南烽火岁月的沧
桑，载着革命先辈的赤诚，在时光里静静诉说着
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

高庄的红色根脉，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扎下
的。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打破了中原大地
的宁静，共产党员汲丕显、何建之临危受命，从省
城返回家乡菏泽。汲丕显是高庄镇汲菜园村人，
他怀着保家卫国的初心，奔走在乡间，点燃了抗
日救亡的星火。1938年冬，中共菏泽县工作委员
会在九间楼成立，汲丕显扛起工委书记的重担；
次年 3月，菏泽（西北）县委正式组建，他依旧坚守
岗位，带领着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顽强斗争、
砥砺前行。

1939年夏，遵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
菏泽（西北）县委秘密转移到菏泽西北的高庄镇

圈头村。这个看似普通的村落，自此成了鲁西南
革命的核心阵地。1942年 9月，冀鲁豫军区发起
菏西北战役，捷报传来，1800余名敌军被歼灭，一
片纵横东西 20余公里、南北 60余公里的抗日根
据地就此开辟。月末，中共南华县委、南华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圈头村宣告成立。这个被誉为“抗
日模范村”的小村庄，成了红色政权的“心脏”。
下辖 9个区、750多个村庄，20余万名革命群众在
此凝聚，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长城，成为连
接冀鲁豫与华东、华中根据地的“红色走廊”。

圈头村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革命的故事。
村口那棵老槐树，是村民口中的“英雄树”，历经两
次战火焚烧，却一次次抽枝发芽，浴火重生。战争
年代，它是武工队的天然瞭望哨，风吹枝叶动，便
是情报传递的暗号。南华县委的工作人员，常围
坐在槐树下，借着树荫掩护，商议革命大计。

不远处的菜窖大学旧址，镌刻着一段不朽
的红色传奇。1939年，日寇铁蹄践踏菏泽，革命
活动转入地下。菏泽（西北）县委便在这狭小的

菜窖里，开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对外以“复习功
课、准备升学”为掩护，汲丕显、何建之等革命先
辈亲自授课，抗日纲领、革命理念在黑暗的菜窖
里传递。两期培训，培养出大批革命骨干。这
方小小的菜窖，成了孕育革命力量的“红色学
府”。此外，杨同福烈士故居、杨华故居等旧址，
也记录着革命先辈们潜伏敌后、浴血奋战、支援
前线的动人过往。“白手夺枪”的果敢，舍生取义
的赤诚，在乡间代代相传。

为了告慰长眠的英烈，1965年，高庄镇烈士陵
园正式成立，历经两次修缮提升，如今庄严肃穆。
陵园坐落于镇政府东 1公里处，松柏苍翠，静谧安
详。烈士塔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鎏金大字熠
熠生辉，纪念墙上镌刻着 141位烈士的英名，148
座墓碑整齐排列。英烈们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
岁，最年轻的仅 17岁。他们把青春永远留在了这
片土地，换来了山河无恙、人间安康。

如今，这些红色遗迹早已不是冰冷的旧址，
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精神坐标。这座烈士陵园

先后获评市、区党史教育基地，红色宣讲、缅怀祭
扫活动常年开展。圈头村的革命旧址，也成了人
们回望历史、感悟初心的好去处。

一砖一瓦皆岁月，一草一木含深情。高庄镇
的红色遗迹，带着烽火年代的热血与坚守，在曹
州大地上绵延不息，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成为
菏泽最动人的历史印记。 文/图 记者 郭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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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黑旋
风李逵形象鲜明：头发如铁刷，面目狰
狞，嫉恶如仇，侠肝义胆。他手持两把
板斧，为梁山义军立下赫赫战功。这两
把板斧的来历，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李逵是沂州（今山东临沂）沂水县
百丈村人，小名铁牛，江湖人称“黑旋
风”。他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李
逵力大如牛，每日上山砍柴换米面度日。

因他力气大，碗口粗的树用他的
板斧，三下两下就能砍断。他每天砍
的柴比别人多，斧子也坏得比别人
快。他总想得到两把削铁如泥、永不
卷刃的宝斧。

一天，李逵抡起早已豁了牙的斧
子向一棵大树砍去，只听“喀嚓”一声，
斧头断为两半。气得他双目圆睁，满
脸通红：“这是什么板斧，真不顶用！”

正生气时，身后传来一阵哈哈大
笑声。李逵回头，见一个白胡子老汉
坐在石头上朝他笑。李逵火冒三丈：

“你这糟老头，竟敢看我的笑话！要不
是你年纪大，我真要揍扁你！”

老汉说：“揍我一个瘸腿老头子算
什么本事？有能耐去打那些流氓恶
霸、贪官污吏。”

李逵虽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一
听此言，顿感惭愧，赶忙上前赔礼道歉。

走近见老汉一条腿流着血，忙问：“老伯，你的腿怎么啦？”
老汉说：“年纪大，爬山摔倒伤了腿。见你对斧子生

气，觉得好笑，冒犯了。”
李逵说：“俺家贫穷，全靠斧子打柴为生。没了斧

子，俺娘俩吃啥？”又问老汉家住哪里，要背他回去。
老汉指了指远处山坡的小屋。李逵见山路崎岖，荆

棘遍地，老人腿部受伤，不忍让他自己走，便执意背起老
汉，朝小屋走去。

走了足足一个时辰，到了老汉家。屋内只有一张
床、一张石桌和几个破碗。李逵掏出自己仅有的一个馒
头放在桌上，向老汉告别。

回家后，母亲见儿子打的柴比往常少，又十分饥饿，
问明原因，对儿子的做法十分支持。

第二天，母亲多做了饭，又找了些草药让李逵带
上。李逵来到老汉家，伺候他吃饭、敷药，然后才去砍
柴。从此日复一日，老汉的伤渐渐痊愈。

第二十天，李逵带着饭来到老汉家，却不见其踪
影。忽然发现石桌上有张图，图上标着：屋后悬崖中间
有块碾盘大的石头，石头下面有个洞口，洞里有两把闪
闪发光的板斧。李逵心中一亮，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宝
斧。他来到屋后，果然见一悬崖峭壁，深不见底，人根本
无法下去。

他回到屋内，见老汉床下有一捆粗绳，赶忙拿来，一
头拴在崖边大树上，一头系在腰间，顺绳而下。洞里果
然有两把板斧，斧刃宽平，寒光闪闪，可砍可劈，可砸可
剁。他把板斧别在腰间，攀上崖顶。

上来后，老汉的房子竟不见了，耳边传来老汉的声
音：“用这两把板斧去打那些流氓恶霸、贪官污吏。”李逵
眼含热泪，顿时醒悟。

不久，李逵投奔梁山义军，挥舞着两把神斧，身先士
卒，出生入死，成为梁山一员猛将。在梁山一百零八将中
排名第二十二，上应天杀星，在十名步军头领中排名第五。

当时的水泊梁山归属郓城县管辖，至今当地还流传
着不少与梁山好汉有关的故事，而“李逵得宝斧”的故事
更是家喻户晓。 魏建国

斗 鹌 鹑

在单县高老家镇有个以“烧饼”冠
名的古村落，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末清
初。当时，刘氏家族从菏泽城北小留
镇以东的村庄逃荒至此，初名刘庄。

传说，村中曾有一座砖瓦窑，被
认为对刘氏家族不利。破解之法是：
每逢砖瓦窑烧窑火时，刘庄家家户户
也在灶膛里烧锅饼。此后，这座窑烧
出的砖瓦总是烧不熟，最终只得废
弃。“烧饼刘庄”因此得名。

烧饼刘庄历史上曾因走出反清
斗士刘士端而声名远播。刘士端生
于 1854年，家境富裕，为村里首户，捐
得监生。清代末期，社会动荡，匪患
猖獗，外国教会势力扩张，百姓苦不
堪言。刘士端跟随白莲教首领赵金
环学习“金钟罩”，以“替天行道安天
下，一口宝剑震乾坤”为口号，创立

“大刀会”。大刀会内分坎门和离门
两支，坎门习刀枪武功，离门烧香念
咒。

大刀会创立后，以“自卫身家”为
口号，与官府合作铲除土匪，刘士端因
缉盗有功，深得官府倚重，威望极高。
1895年，天旱少雨，麦收不佳。鲁西南
几县民众在大刀会的旗号下，聚集于
安陵堌堆。刘士端身着戏服，自称皇
帝。不久后，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民
众随之散去，便留下了“安陵堌堆拉大

旗，下了一场雨，离散了”的歌谣。这
正是底层民众在灾荒与生存的压力
下，心态起伏转变的真实写照。

德国传教士在曹州建教堂，发展
教众。官府处理民教冲突时多偏袒
教民，引发民众不满。刘士端提出

“兴华灭洋”“杀赃官”的口号，带领大
刀会打击洋教势力，捣毁丰县、砀县、
单县 3县 30多处天主教堂。此举招
来清政府镇压。1896年 7月 7日，刘
士端被曹县知县诱捕，后清廷下令将
其杀害于曹州护城河畔。此后，大刀
会部分会员转入地下，部分渡过黄河
加入义和团。

如今的烧饼刘庄宁静质朴，芦笋
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刘士端和大
刀会的相关历史，早已成为村庄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们时常讲述
先辈的故事。那段波澜壮阔的反清
斗争历史，是先辈为生存和尊严抗争
的见证，虽岁月流转，却永不磨灭。

文/图 通讯员 刘波 郭峰

儿歌曰：“小鹌鹑，秃尾巴，我跟爷
去逮它。这边下了缠丝网，那边小哨
吱吱响。逮个鹌鹑喂半月，鹌鹑惊得
直炸窝。带到集上斗一场，赢了一斗
红高粱；带到集上斗两场，断了翅膀断
鼻梁。爷爷恼得直摔头，我给鹌鹑抹
香油。”

民间视鹌鹑为平安顺遂的祥禽，
“鹌”谐音“安”，“鹑”谐音“春”，斗鹌鹑
暗含迎春纳吉、人兴家旺之愿。

斗鹌鹑是流行于北方、传承千年
的传统民俗。以小巧鹌鹑为角斗士，
于掌心竹笼间决胜负，藏着市井闲
情。它与斗鸡、斗蟋蟀并称“三斗”，因
禽鸟小巧、便于携带、场地不拘，成为
最接地气的冬日消遣。此民俗源远流
长，兴于唐，盛于宋，风行于明清。斗
鹌鹑讲究“捕、养、驯、斗”四道功夫，透
着老辈人的耐心与智慧。

斗鹌鹑用野性未退的雄鹑，以头
大、嘴锐、腿健、性烈为上。艺人以蛋
黄、芝麻、小米精细喂养，控食、遛鸟、

调驯性情，数月成器。多在秋冬农闲
时节，以竹筐、簸箕为擂台，两鹑入圈，
争粟而斗。招式有扑、啄、锁、别，迅捷
如电，点到为止，一啄分高下，不伤生
灵。

斗鹌鹑名堂很多：斗几嘴后飞去
俯冲再斗，称“云穿”；就地躺倒伸爪蹬
跑对手，称“滚地龙”；有的狠命撕咬，
称为凶狠斗士。鹌鹑一经斗败，便永
不上阵。

斗鹌鹑是乡邻相聚的由头。腰间
挂鹌鹑袋，村口围圈观战，喝彩声此起
彼伏，胜不骄，败不馁，图个热闹，乐在
心气。

如今，斗鹌鹑已褪去旧时浮华，成
为传承民俗技艺、留住乡土记忆的文
化载体。一只小禽，一方擂台，一段传
承，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亲近、对生活
的热爱和骨子里的闲情雅趣。这份源
自乡野市井的淳朴之风，在华夏大地
上见证着岁月的悠长。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在鲁西南中年一代人的记
忆里，“吃国粮”曾是令人难忘也
最让人眼热的词语。短短三个
字，藏着一代人的身份荣光与时
代印记。如今这个词已淡出日
常，可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它
是人们对非农业人口最通俗、最
羡慕的称呼，是城乡二元结构下
鲜活的语言注脚。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以法
律形式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
理框架。此后，我国在此框架下
逐步形成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
户口的明确划分。一道无形的
界限横亘在城乡之间。在物资
匮乏的年代，粮食是最核心的生
存资源。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
非农业人口无需种地，凭购粮证
即可在乡镇粮所按月购买国家
供应的平价粮油，虽有粗粮、细
粮比例之分，但价格低廉，不用
看天吃饭，旱涝保收。人们形象
地将这份由国家供应的口粮称
作“吃国粮”。

那个时代，“吃国粮”的优势
渗透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红色的《户口本》、牛皮纸的购粮
证以及全国和地方粮票是身份
的象征；就业上，机关单位和企
业招工优先录取非农业户口，端
上“铁饭碗”就成了妥妥的“体制
内”；连找对象都自带光环，“吃国
粮”的小伙在婚恋市场上格外抢
手。这道户籍鸿沟也曾拆散无
数姻缘，最经典的莫过于《平凡
的世界》里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
情。田润叶是“吃国粮”的女教
师，孙少安是扎根黄土的农民，
户口差异像一道跨不过的坎，最
终两人遗憾错过。在当年的鲁
西南，女方是非农业户口、男方
是农业户口而两人成婚的情况
极少发生；但不少非农业户口的男子娶了农业户口的
女子，按照政策，其子女户口只能随母亲，依旧是农业
户口，享受不到非农业人口的各项福利。

为了跳出农门、吃上“国粮”，当时的年轻人挤破
头寻找“农转非”的路径。最正规的途径有四条：一是
考学。考上中专、大学就能自动转为非农业户口，是
农家子弟最体面的出路。那些年，菏泽地区的小中专
报考人数远超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因为初中学历即可
报考，上两年或三年学，毕业后由国家安排工作，妥妥
地“吃国粮”拿工资。火到什么程度？学生报考前必
须参加全县统一的预考，通过后才能参加正式考试。
因为火爆，不少成绩数一数二的学生宁愿不上高中也
要上小中专，因此耽误了许多大学的好苗子。有的甚
至复课几年当留级生也要考小中专。二是参军。在
部队提干或转志愿兵，退伍后安置工作，顺利吃上“国
粮”。三是招工。被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
直接转为非农业户口。四是接班。一般是顶替父母
一方退休后的岗位。因一个名额归属问题，兄弟姐妹
闹矛盾的不在少数。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确立，户籍政策也迎来了一轮“松动”。通过
投资或购房直接转户口，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新途
径。不少农家东拼西凑缴纳城市增容费，为孩子转为
城镇非农业户口，就为了让后代能“吃国粮”。但随着
时代发展，粮食供应市场化，二元户籍制度逐步改革，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慢慢模糊。现如今，农业户
口又成为一些地方的“香饽饽”，因为能划分宅基地、
责任田，能参加集体收入分红，能享受相应补偿、补
贴，比以前的非农业户口吃香多了。于是，有的人又
想从非农业户口转回农业户口了。

如今鲁西南的年轻人，早已不知购粮证、粮所为
何物，“吃国粮”这个土语，也成了老一辈口中的往
事。但这个词从未真正消失，它藏在方言的褶皱里，
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见证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
朴素追求。一句方言的落幕，恰恰是时代进步的最好
证明。 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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